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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 明 世 风 漫 议

刘 志 琴

晚明是一个
“ 天崩地解

” 的时代
。

与封建王朝的衰败同步
,

发生了所谓
“
中国

的文艺复兴
” 、 “ 启蒙思潮

” 或 “ 儒学发展的新阶段
” 。

本文通过
“ 世风 ” 演变的

描述
,

揭示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 内在的广泛深刻的驱动力及其历史必然性
。

作者
:

刘志琴
,

女
, 1 9 3 6年生
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
。

如同一般 的王朝走向衰败
一

样
,

晚明的文治武功都 己走向了下坡路
。

然而
,

它又是人才

辈出
,

学派蜂起的时代
,

所不同的是那些鸿儒硕学大都起 自民间
,

或是渺视功名 的 异 端 之

尤
,

王 阳明的心学
、

李贷的反理学
、

徐光启的农学
,

朱载请的律学
、

李时珍的药学
、

宋应星

的科技
、

汤显祖的戏曲
、

冯梦龙的小说
、

袁宏道的性灵论以及明清之际顾炎武
、

黄宗羲
、

王

夫之三大家等等
,

都以大师之才
,

各领风骚
。

在浩瀚的星海中
,

徐霞客是一名耀眼的新星
,

他

以封建士大夫前所罕有的壮游及 60 万字 巨著名彪青史
。

因此这个被当时人称为
“
天崩地解

” 、

“ 纲纪凌夷
” 的末世

,

又被现代人称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
、

启蒙思潮或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
。

众多的评议
,

恰恰证明这是群星灿烂
、

生机勃发的时代
。

一
、

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 7 人们的眼界

明代的商业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
,

货物品种繁多
,

谷布丝棉
、

盐糖茶酒等 日用消费品在

商品中的比重上升
,

交换的领域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和海外
。 “

滇南车马
,

纵 贯 辽

阳
,

岭缴宦商
,

衡游蓟北
。 ”

((( 天工开物
·

序 》 )
。 “ 燕

、

赵
、

秦
、

晋
、

齐
、

梁
、

江淮之货
,

日

夜商贩而南
,

蛮海
、

闽广
、

豫章
、

楚
、

越
、

新安之货
,

日夜商贩而北
。

.,, ((( 李长卿集》 卷一

九 ) 地处边塞的宣大
,

偏僻的江西铅 山市场
,

山南海北货物辐揍
,

各色品种琳琅满目
,

江南

地区尤其繁盛
,

有的市镇
,

康衙数里
,

烟火万家
,

富饶不亚于郡邑
。

在江南名城 苏 州 市 场

上
, “ 洋货

、

皮货
、

细缎
、

衣饰
、

金玉
、

珠宝
、

参药诸铺
,

戏园
、

游船
、

酒肆
、

茶店如山如

林
,

不知几千万人
。 ” ((( 消费闲记摘抄 》 上 )

。

兴旺的各色行业
,

为众多的城市居民
,

如店

员苦力
、

工匠负贩
、

优伶乐工
、

僧道术士以及衙卒
、

仆隶等等提供就业或发迹的机会
。

繁荣

的商业把这些城镇装点得万紫千红
,

丰富的 日用品
,

华贵的奢侈品
,

活跃的游乐场所
,

以及

由此而发达的各色行业
,

使得城镇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
,

大大优越于古朴的农村生活
。

由商

品带来的产地风光民情的信息
,

扩大了人们的眼界
。

周流千家万户的商品经济
,

促进 了人们

消费生活的扩大
,

也刺激了人们渴望了解家园以外的世界
,

探索新的天地
。

二
、

消费生活更新
,

礼制失控
,

导致人情风貌改观

明王 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
。

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
,

不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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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
,

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
,

规范社会各 阶 层 的 待

遇
。

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
,

按照不同的规格
,

过着相应的生

f 1 1 0

礼制对生活用品的规定
,

周详而又完备
,

有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
,

如衣帽鞋袜
、

房屋家

具
、

车马乘骑
、

日用杂物等等
,

物无巨细
,

不论是花色
、

品种
、

质料
,

还是色彩和形制
,

都

有严格的等分
,

小至门钉的数 目
,

腰带的佩饰都有一定的规格
,

贵贱不相混淆
。

与此相应
,

人际交往
、

礼尚往来
、

婚丧喜庆
、

吉凶祸福的礼仪也都有相应的规定
,

形成贵贱不相逾越的

生活方式
,

任何人都不能超越 自己的身份
,

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
。

明初的规制尤其严峻
,

洪

武六年颁布文臣武将
、

儒生庶民的服饰
,

连袖长和袖 口 的宽窄都有明文规定
,

有关车舆
、

房

舍
、

器皿的使用
,

更是处处有等差
。

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
: “ 仆之冠服

,

终 身 不

改
。

大明国有其制
,

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
,

虽官为郡卒
,

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
。 ” ( 《米舜水

集 》 卷 卜一 ) 《阅世编》 的作者描述这种景象为
“
贵贱之别

,

望而知之
。 ” 对于各色花绸服饰

只为达官贵人专用
, “

庶 民莫敢效
” 、 “

隶人不敢拟
” , “

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绞岁者
,

然

色必青黑
,

不敢从新也
。 ”

在礼制的严格约束下
,

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
,

安分守己的
,

世态民风 也就相应地浮厚
、

守成
、

俭约
、

鲁朴
。

但是
,

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久长
。

在国初经济恢复
,

或者励精图治时期
,

尚能维持
,

一

旦社会生产复苏
,

商品经济发展
,

民众生活改善
,

人们的享受欲望膨胀
,

就要不可抑制地突

破礼制的约束
,

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
。

晚明的法制废弛
,

商品经济的活跃
,

加速了礼制的崩

坏
,

越礼逾制势头之大超过前朝各代
。

这种变化
,

首先从衣食住行的第一项服装改变肇始
。

中国历来最重视衣冠之制
,

一部二

十四史
,

代代离不开 《舆服志 》
、

《章服品第》 等各式条例
。

衣服所以能与治道相连
,

是 因

为封建社会的世道最重视身份地位
,

服饰在人际交往中最外在而又最容易表示身价
。

晚明代

变风移
,

昔 日高贵的服饰
,

成为寻常百姓的时装
:

小小的八品官系金带
,

衣麟蟒的不算稀罕
,

身卑位贱的教坊司乐工敢于大模大祥地仿效文官
,

在袍服上绘以禽鸟
,

穿戴和朝臣一样
;
小

家碧玉
,

大户蝉女都以争穿贵妇人的大红丝绣为时髦 ; 富豪绪绅的服饰
,

更是层出不穷地争

奇斗艳
,

癖好华服丽裳成为一代之时尚
。

所以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在 《松窗梦语》中说
:

“ 国朝士女服饰
,

皆有定制
。

洪武时律令严明
,

人遵画一之法
。

代变风移
,

人皆志于尊崇富

侈
,

不复知有明禁
,

群相蹈之
。 ”

服饰虽说只是衣食住行的一项内容
,

可这一内容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
,

成为生活方

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
,

它是世风变迁的前导
,

其变化之速度和规模又往往

成为人心趋向的标志
。

尤其是宋明以来存天理
,

灭人欲
,

严教化的理学成为官方 的 统 治 思

想
,

七 情 六欲都限制在等级规范 以内
,

受到严格的约束
。

俭约
、

守成是统治者 力 倡 的 世

风
,

如今在服 饰上的出
一

奇更新
,

改变了僵滞的程式
,

呈现万紫千红的丰彩
,

由此伴发的各种

享受欲望随之导引而出
。 “

豪门贵室
,

导奢导淫
” ( 《云间据目抄 》 卷二

。

) 住所必有花石园

林
,

宴饮一席
,

水陆珍懂数十品
,

服饰一掷千金
。

御史大夫王大参
,

每次出动游猎
, “

妖童

执丝簧
,

少妇控弓弩
,

服饰诡丽
,

照耀数里
。 ” (《万历野获编》 卷十七 ) 文人吴昌时坐榻四

周环绕梅花一百盆
,

水仙一百盆
,

人称
“
自奉奢奈无度

” 。

(《归庄集》 卷六 ) 太守金赤城
,

每过入室
,

一

百步之外
,

香气扑鼻
,

水纵雾毅
,

穷极奢靡
。

在生活享受上这样癖好华丽的时尚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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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城市消费生活的高度繁荣
,

流风所及
,

连中小城镇的一般富民也莫不以奢侈为荣
。

如山

西太原居 民
“
靡然向奢

” ( 《肇域志》 山西 )
,

山东滕县
“
其 人 竞 相 尚以靡侈

”
( 《山东通

志》 卷四十 ) 等等
,

这些素称俭朴的北方城镇都如此
,

富庶的江南城镇更是祟尚奢华
,

这类

记录在晚明典籍中俯拾皆是
。

富人放纵声色的影响
,

市场交易竞争的激荡
,

市井庸人追逐欢

乐的倾向
,

滋生着越礼逾制的行径
。

庶民之家营建王侯的厅堂
,

奴仆家用贵室的细器
,

优伶

乘坐贵官的大轿等种种不守礼制的越轨行为
,

被认为
“
膺滥之极

” ,

从生活领域各方面涌现

的违章行为如泛滥的洪水流贯各个阶层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这股越礼逾制的浪潮是对钦定礼制的反叛
。

在物质生活中冲决等级名分

的结果
,

必然伴随在观念形态上叛离传统的礼教
。

人们对越礼逾制已经习以为常
,

甚至以借

为荣
。

《阅世编》 记述这种变化说
: “

盖男子膺于外
,

法可以禁止
。

妇女僧于内
,

禁有所不

及
。

故移风易俗者
,

于此尤难
。

原其始
,

大约起于绪绅之家
,

而 脾 妾效 之
,

浸假而及于亲

戚
,

以逮邻里
。

富豪始以创起为奇
,

后以过前为丽
,

得之者不以为僧而以为荣
,

不得者不以

为安而以为耻
。

或中人之产
,

营一饰而不足
。

或卒岁之资
,

制一裳而无余
,

遂成流风
,

殆不

可复
。 ” 《云间据目抄》 的作者范镰感叹地说

: “
余最贫

,

最尚俭朴
,

年来亦强服 色衣
,

乃

知习俗移人
,

贤者不免
。 ” 又说

; “ 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
,

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
。 ”

俭约鲁朴的民风全面崩坏
,

连清贫自守的寒士也不免脱下皂袍
,

换上彩衣
。

是非荣辱观

念发生如此 巨大的变化
,

是 由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
,

金钱势力的崛起
,

导至传统价值观念的改

变
。

在商品流通范围内
,

金钱显示 了超乎身份地位的神通
,

谁能占有它
,

谁就能享受一切
,

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追逐金钱的欲望
,

甚至改变了最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
。

男计窟资
,

女

索聘财
,

婚书竟同买卖文卷
,

只要有财礼
,

贵贱不计
,

配偶不择
,

出现 了世家大族与暴发户

联姻结亲
,

所谓 “
婚 以富贵相高而左 旧族

” 的现象
。

金钱的魔力是如此之大
,

自古奉为百代

不易之纲常礼教也抵挡不住
。

为了金钱觅虎寻豺
,

卖身亡命
,

背信弃义
,

不忠不孝
,

寡廉鲜

耻的行为屡见不鲜
。

这就是顾炎武在 《 日知录》 中所说
: “

自神宗以来默货之风 日甚一日
,

国维不张
,

而人心大坏
,

数十年于此矣
。 ”

问题不仅在于追逐金钱的行为暴露出官场黑暗
,

人情恶浊的脓疤
,

还在于这股利欲的潮

水浸蚀了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
。

正是这股金钱力量冲决了尊卑贵贱之序列
、

纲常名 教 之 大

防
,

出现了
“ 君不君

,

臣不臣
,

父不父
,

子不子
” 世风 日下的世道

。

泥沙俱下
,

鱼龙棍杂
,

往往是新旧交接
,

社会变迁中常有的现象
。

不可抑制的情欲动摇着高压在人性上面的名教磐

石
,

造成道德信念的危机
。

从而使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失去对社会的控制效应
,

这才使得人

情风貌改观
,

召唤出一股异端思潮
,

迸发出新鲜的活力
,

给王朝的末世文化注进 了 一 派 生

机
。

兰
、

从异端思潮中萌发新的人生情趣

这股新风潜移默化着人们的艺术趣味
、

学术观点和人生价值观
,

使离经叛道成为不可遏

制的潮流
。

文学艺术最敏感而又最充分地反映这一趋向
,

并以相应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文化史上独

树一帜
。

明代的小说与唐诗
、

宋词
、

元曲相媲美已毋庸赘言
。

明代的诗不如唐
,

词逊于宋
,

曲又不及元
,

但是盛行在歌台舞榭
、

坊间里巷的俗曲昊歌
,

冠绝一时
,

堪称明代的奇葩
。

这

在 明清笔记小说中有大量的叙述
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 记述流行 《桂枝儿》 的盛况说
: “ 不间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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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,

不问男女
,

不间老幼 良贱
,

人人习之
,

亦人人喜听之
。

以致刊布成恢
,

兴世传诵
,

沁人

心腑
。

其谱不知从何而来
,

真可骇叹 ! ” 《博平县志》 载
: “ 酒庐茶肆

,

异调新声
,

泪泪浸

淫
,

靡焉勿振
,

甚至娇声充益于乡曲
,

别号下延于乞丐
。 ” 袁宏道在 《序小修诗》 中称赞阎

阎妇孺所唱的 《掌破玉》
、

《打枣竿》 之类
, “ 不效肇于汉魏

,

不学步于盛唐
,

任性而发
,

尚能通于人之喜
、

怒
、

哀
、

乐
、

嗜好
、

情欲
,

是可喜也
。 ”

这些异调新声又往往是被道学家视为鄙薄但俗
、

诲淫导欲的恋歌艳词
,

这是 民 众 的 喜

好
,

也为一些文人学士所雅尚
。

因此有以但语入诗者
,

有以古诗配新声
,

也有 以词藻作曲白

者
,

推陈出新
,

出奇制胜
。

郑王世子朱载堵的 《醒世词》 在河南
、

山西流传甚广 ; 吏部尚书

赵南星写得一手好俗曲
, 《芳茹园乐府》 获得很大的成功 ; 上海青浦县令屠隆冒着被弹劫的

风险
,

与伶人同台演出
。

有的艺人为追求奇丽
,

把常用的轻柔舞衣改成厚实坚硬的款式
,

状

如盔 甲
。

有的文人对艳字一项细分为凉艳
、

幽艳
、

清艳
、

香艳
、

奇艳
、

华艳
、

娇艳
、

冷艳
、

凄艳
、

寒艳
、

细艳等十数种之多
。

以写艳事著称的世情小说
,

长篇的 《金瓶梅 》 ,

短 篇 的

《二 言》
、

《两拍 》 ,

微型的 《笑府》
,

老小皆知
。

评话和戏曲中的主人翁 寻乐作欢的故事

家喻户晓
。

被视为公安派的诗文
,

宣扬
“ 目极世间之色

,

耳极世间之声
,

身极世间之鲜
,

IJ

极世间之谭
。 ”

激励人们追求人世欢乐
,

深受民众欢迎
。

袁宏道
“
独抒性灵

,

不拘格套
” 的

性灵说
,

使人耳 目一新
。

冯梦龙的唯情论
,

鼓吹情能动天地
,

泣鬼神
,

生万物
。

他说
: “ 人

知圣贤不溺情
,

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
。 ”

他列举周文王喜好 《关唯》 之诗
,

吕尚掩面斩姐

己
,

孑L夫子也有妾等等
,

阐明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
,

所以他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
。

汤

显祖以 一 曲《牡丹亭》 ,

讴歌怀春少女
,

生而复死
,

死而复生
,

描绘出理想中的有情世界
。

情

与欲相连相通
,

从米明以来就成为理学之大忌
,

当政者都以
“
存天理

,

灭人欲
”
作为纲常名

教的信条
,

统治社会舆论
。

晚明文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把情欲奉为至高无上
,

这在 以程朱理学

为正宗的明代社会简直是石破天惊之论 ! 一些不受礼教束缚的官僚士大夫
,

从阳春白雪的殿

堂步入下里 巴人之中
,

为市井文艺推波助澜
。

凡此种种并不乏有反对者
,

有的认为
, “

风俗之

弊
,

原 于士子 ” 。

可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可逆转
,

有识者更为之呐喊助阵
。

刘献廷在 《广阳杂

记 》 中说
: “

余尝与韩图麟论今此之戏文小说
,

图老以为败坏人心
,

莫此为甚
,

最 宜 严 禁

者
。

余日
: `

先生莫作此说
,

戏文小说
,

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
。

圣人复起
,

不能舍此而

为治也
。 , , ,

如此转移世界之大枢机
,

又集中表现在世态民心的变化
,

促使思想家们提出新的课题
。

李蛰的
“ 童心说

” 、 “
市道之交说

”
脱颖而出

,

成为非圣非经的檄文
。

他认为
, 《论语》 乃

是孔子的迂阔门徒
,

惜懂弟子
,

有头无尾
,

得前遗后的杂 记
。

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提出
,

不 以

孔子的是非定是非
,

宣扬 “ 天下尽市道之交
” ,

( 《续焚书》 卷二 ) 公然用商品观念 评论孔子

与其弟子的关系
。

认为圣人君子亦有势利之心
,

趋利避害
,

争荣求富
,

是人的本性
,

圣人只

能对这种私欲因势利导
,

所以说
: “

寒能折服
,

而不能折朝市之人
; 热能伏金

,

而不能伏竞

奔之子
。

何也 ? 富贵利达所 以厚晋天生之五官
,

其势然也
。

是故圣人顺之
,

顺之则安之矣
。 ”

( 《焚书》 卷 一 )
。

李贷正是这样冲破理学之樊篱
,

猛烈抨击传统的说教
,

鼓动人性之奔放
,

喊出市井小民

的呼声
,

所以风动大江南北
,

引得从慕者如痴如狂
。

李蛰毫不讳言他具有当朝所不容的惊世

骇俗之论
,

他自命为
“
异端者流

,

圣门之所深辟
。 ”

( 《焚书》 增补 ) 其实以异端自诩又何

止他一人
,

实际上又是一代人中之杰的宣言
。

傅山提出的反奴俗
、

反 自锢
,

已属不凡
。

他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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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撰写 《性史》 一书 ` 皆反常之论” 。

( 《霜红完集》卷兰七 )《明儒学案》 评论何心隐
、

颜

山农等
“
非名教之所能羁络

” 之人
。

直到李蛰受迫害至死
,

书被焚
,

山西阳城举人王仁甫犹

恨与李相识已晚
,

嘱其子熟读其书
。

象这样倒翻千古是非的叛逆精神
,

前不见古人
,

也足以

使来者震拣不己
。

类似的叛逆精神还曲折地映现在某些文人学士放荡不羁
、

禁鹜不驯的品格中
。

浪 迹 山

水
、

厌弃制举的何 良俊 ; 长笺短幅挥洒不倦
,

危言惊世俗的归庄
;
独来独往

、

弃置万贯家财

的何心隐 ; 自称狂生
,

抛却王位
,

精研音律的朱载靖 , 放浪形骸
、

笑骂皆成文章的冯梦龙 ;

敝请竹跻
,

出入侯门
,

旁若无人的张之象 ; 还有结伙唱莲花落
,

乞钱买醉
,

以斯文扫地为乐

事的张梦晋
、

祝允明
、

唐伯虎等等几乎凡有声名的高才秀质之士
,

莫不以狂猖 自诩
。

种种貌

似轻薄的行径
,

又有褒贬时俗的寓义
。

归庄说
: “

今人亦呼我归痴
。

痴须有痴之 识
,

痴 之

胆
,

痴之才
,

然后加以大痴之名而不得辞
。 ”

( 《 归庄集 》 卷九 ) 傅山解 释
“
狂捐

”
说

:

“
唯志狂

,

故言高而疏 ; 猖
,

故沽而孤
” 。

( 《霜红完集
·

叙 》 )虽然他们的起点不一
,

但其

放纵的言行
,

客观上对礼教起着败坏的作用
。

虽然他们未必都能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命题
,

但

那种胸怀千古
,

激荡时弊的气概
,

充分表现出他们确是一批特立不挠的精英
。

正是因为他们

有这样的才情和声誉
,

拥有广泛的群众影响
,

致使玩忽礼法的士风
,

有冲决名教 网 罗 的 气

势
,

促使异端思潮愈来愈加壮阔
。

据 《松下杂抄》 记载
,

直到康熙二十年有人在奏疏中还记

忆犹新地说
: “ 万历启祯间

,

圣道式微
,

异端益帜
。 ”

这
“
圣道式微

” ,

一语道中封建社会

传统的礼制与正统地位理学已经走向衰落
。

新旧思潮的激荡
,

表明传统文化的危机与逆反性的文化生机相反相成
。

这王朝末世中的

危象和盛景造就了一批奇人奇事
,

徐霞客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
。

他的一家深受晚明世风的濡

染
,

父亲徐有勉就是一个厌倦功名
、

愤世嫉俗的高士
。

母亲胸襟豁达
,

目光远大
,

是为女性

中的俊杰
,

她经常以男儿志在四方
,

鼓励儿子
“ 远游得异书

,

见异人
。 ”

并亲 自制作
“ 远游

冠
” 以壮行色

。

徐霞客 自幼博览群书
,

不为功名
,

为的是遍游祖国山河的抱负
。

他一生鄙弃

科举
,

不入仕途
,

却以毕生的精力手攀星岳
,

足摄遐荒
,

历时 30 余年
,

写下 60 万字的煌煌巨

著
,

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稀有之作
,

这本身无疑是一个奇迹
,

因此当朝人称誉他是
“
奇男

子 ” 。

他的游记更以
“
真

、

大
、

奇
”
为人们称道

,

所谓
“
真

” ,

就是
“
直叙情景

,

未尝刻画

为文
,

而天趣旁流
,

自然奇警
” 。

所谓
“ 大 ” ,

是指
“
游记之移

,

遂莫过于斯编
” 。

所 谓
“
奇

” ,

是说
“
其笔意似子厚

,

其叙事类龙 门
。

故其状山也
,

峰峦起伏
,

隐跃毫端
。

其状水

也
,

源流曲折
,

轩腾纸上
。

其记遐随僻壤
,

则计里分疆
,

隙如指掌
。

其记空谷穷岩
,

则奇踪

胜迹
,

灿若列星
。

凡在编者
,

无不搜奇扶怪
,

吐韵标新
,

自成一家言
。 ” ① 他写作的风格也

类似公安派的独抒性灵
,

不拘格套
,

吐韵标新
。

可见
“
真

” 、 “
大

”
是指游记的 写 实 和 规

模
,

而标新求奇才是游记的最大的特色
,

也是游记吸引后人传诵不绝
,

最具魅力之处
。

应该

指出的是
,

标新求奇在徐霞客的笔下是有科学内涵的
。

他的标新贯穿着重实践
、

勤考察的精

神
,

以亲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
,

纠正旧的舆地图上的偏差
,

忠实地描述大自然的本来面貌
。

在用字造句方面也不落俗套
。

他的求奇是探索大自然的奥秘
,

揭示自然地理现象 的 独特 规

律
,

从而完成我国最杰出的地理学著作
,

享誉世界
,

毫无疑间这也是晚明之际实学思潮的丰

硕成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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